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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燕

早前，在我记忆里默认黄花苜
蓿为“草子”。开花之前的黄花苜蓿
碧绿鲜嫩，可做为春天里的家常菜，
如清炒草子、草子炒年糕。我爱吃
草子炒年糕，糯软的年糕搭配娇嫩
爽口的草子，嚼起来又鲜又香。后
来，有人说，奉化人管紫云英叫草
子，未开花时也常用来做菜、炒年
糕。这下，“草子”的身份似乎有些
复杂了，我们舟山从来称紫云英为

“芘花”的，且不食用，也就是草子、
芘花为两物，绝不混淆。

黄花苜蓿和紫云英都属豆科植
物，两者外观颇相近，细看又有差
别。黄花苜蓿主茎较粗，难掐断，主
茎上生细茎，每根细茎上长有三片
叶子，紫云英的茎细，中空，柔嫩多
汁，多为奇数羽状复叶。开花后，则
一眼可辨。黄花苜蓿开黄花，一朵
朵挨着，总状花序密集成头状，紫云
英的花为紫红色，大片盛开时，如云
霞叆叇，风一吹，紫红的花儿海浪般
翻涌，绝美。

小时候的春天，有无边的原野
任我们遨游。男孩们卷起裤腿在河
里摸螺蛳捉泥鳅，吵吵嚷嚷，仿佛要
把小河翻个底朝天，女孩们沉醉于
紫云英花海，钻进去钻出来，而后，
忍不住采了花开始编花环，让艳丽
的紫云英花朵绽放在头上，遂个个
都觉得自己成了仙女。欢笑声、叽
叽喳喳的说话声肆无忌惮，燕子和
麻雀受了惊，一下子飞出去老远。

农民们割完水稻，特意遍撒紫
云英种子，让它们肆意生长，等来年
清明左右，花期正盛时，水牛粗暴地
踏入稻田翻耕，娇艳的花瑟瑟发抖，

被整棵整棵埋进黑泥里，直至腐
烂。黄花苜蓿的命运也差不多，只
不过它烂在了旱地里。那时候觉得
奇怪，多美的花，长得好好的，咋这
么糟践人家呢，多可惜啊。母亲说，
化肥贵，这两样能肥沃土壤，专门用
来做绿肥。有农民还事先采割了一
些紫云英，放进土坑里，拌以河泥，
太阳下晒几天，令其发酵，便成了晚
稻基肥。

我看到过侥幸存活下来的紫云
英和黄花苜蓿，第二年，它们在田地
里稀稀疏疏挺立着，花儿星星点点，
淡然的样子。

为什么黄花苜蓿和紫云英能做
绿肥，其他野草不可以？当年母亲
未能解答的疑问我自己找到了答
案。作为豆科植物，它俩根部均有
寄生的根瘤菌，能固定氮素，壅田再
好不过了。

至于两者的“草子”名之争，方
言词典也解释不一，各有各的拥
趸。好在，最后得了个皆大欢喜的
结论，“草子”可兼指黄花苜蓿和紫
云英，而“芘花”只指紫云英。

我尝了“芘花”，口感不及黄花
苜蓿清脆，但它更水嫩些，有一股淡
淡的青草香，从此，我个人的春日菜
谱里又多了一种野蔬。在自小的观
念和习惯里，“芘花”只是用来欣赏
和制肥料的，相比黄花苜蓿，一直以
来，它是受到轻视的。确实，我们常
常会受某些东西的影响而思维固
化，而变得狭隘。

不得不提，紫云英早就是养蜂
人必不可少的蜜源植物了。紫云英
蜂蜜色如浅琥珀，草香味清新宜
人，在南方春季蜜种里占有极重要
的地位。

身份复杂的草子
徐国平

我家露台上种了不少花木，
花香引鸟来，每天清晨，从露台上
传来的鸟鸣声常常将我叫醒。欹
枕倾听，有“叽叽喳喳”的麻雀叫
声，也有“咕咕—咕”的斑鸠鸣
音。三四月是鸟类求偶繁殖的高
峰时节，有两种鸟的叫声很响亮：

“唧唧哈—唧唧哈”“巧克力—巧
克力”，婉转动听，悠长悦耳。我
在网上查了一下，可能是大山雀
和鹊鸲。古来有以鸟鸣春、以雷
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之说。
鸟是春天的信使，它的歌声唤醒
了冬眠的万物，让大地充满生机。

起身走向露台，只见十几只
麻雀、翠鸟还有不知名的小鸟或
在树枝上跳来跳去，或争相在地
上啄食散落的狗食。麻雀很好辨
认，棕灰色矮圆的身体，在白色的
脸颊上有一块明显的黑斑，但现
在的麻雀体形多较小。翠鸟体型
也矮小短胖，尾羽长，头顶呈灰蓝
色，振翼飞起时飘逸多姿。看着
这群欢腾不已的“小精灵”，我想
起十多年前刚入住时，附近的大
成河两岸杂草丛生，河水浑浊，很
少见到飞鸟，露台也很冷清。如
今在河边能经常看到白鹭双飞，

翠鸟展翅，飞来露台啄食嬉戏的鸟
儿也多起来了。周边绿化和河道整
治，使城区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为鸟
类生长繁殖提供了良好条件，才有
了这些可喜的变化。

在老家的树林里、田野上看到
的鸟就更多了，最多的是麻雀。在
明媚的春光下，无数只麻雀成群结
队在农田里觅食。黑压压的一片。
见到人们走近，就机警地飞到低压
线上停息。看到电线上挨挨挤挤、
满满站立的麻雀，我不由想起在上
世纪 5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的除四
害运动，当时麻雀与老鼠、苍蝇、蚊
子并称为“四害”，被除尽灭绝。据
有关资料记载，全国累计消灭了 20
亿只麻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看
不到麻雀的影踪。现在麻雀哪来这
么多，我问了曾在农林部门工作过
的老朋友。他告诉我，当年消灭麻
雀后，许多地方因闹虫灾收成大减，
现实使人们从生态、科学的角度认
识到麻雀存在的重要性。麻雀在幼
鸟时期、在春夏季主要吃虫类，是害
虫的天敌。虽在秋冬季也啄食一定
数量的农作物，但益大于害，所以后
来被列入三有保护动物名录，受到
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刑法的保护，严
禁捕杀。为了弥补消灭麻雀后一段
时间的“真空”状况，我国还从当时

的苏联引进大量麻雀，现在我们看
到的大多是“洋麻雀”的后代，所以
体型较小。

在田野里看到数量较多的鸟类
还有白鹭。白鹭俗称长脚鹭水，是
水质状况的“监察鸟”。这几年随着
水环境不断改善，白鹭数量明显增
多。河边的芦苇丛和农田旁的小竹
林成了它们筑巢繁殖的家园，经常
能见到白鹭戏水、飞翔的身影。我
看到在刚翻耕的农田里，有几十只
白鹭闻到新鲜的泥土气息后很快赶
来捕啄虫卵，农田里雪白一片。再
现了“漠漠水田飞白鹭”的田野农耕
画面。

去年清明节后我去西坞大舅子
家做客，他住的是砖木结构的老
屋。两只燕子飞来飞去，在屋檐下
营巢筑窝，它们叼来泥巴、树枝和草
茎，一点一点垒在梁上，筑成了半个
碗形。大舅子笑着对我说，“这是它
们第四年来我家屋檐下做窝了。老
话说，燕子做窝，好事多多。我也喜
欢燕子给家里带来生机和活力。就
是它们的排泄物要经常清理。”正是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啊！燕子是鸟类中最常见、最亲
近人类的鸟，它们在屋檐下抚育后
代，代表着爱情美满、家庭和睦、多
子多福。燕子的主要食物是昆虫，

有利于农事。对于它们含辛茹苦筑
起来的可以遮风挡雨的这个“家”，
我们理应尽力保护。

某年二月，莼湖渔村的海面上
飞来几百只鸬鹚，时而在海湾上空
盘旋，时而在渔船边觅食嬉戏。自
古以来，就有鸬鹚捕鱼的文字记载
和民间流传，唐代诗人杜甫写下了

“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的美
句。上世纪70年代前，江河里也经
常能看到人工养殖的鸬鹚捕鱼的景
象。我国第五套人民币 20元币上
的图案，就是渔夫带着鸬鹚捕鱼的
画面。只是因为鸬鹚捕鱼时不分大
小、种鱼幼鱼一起捕捉，不利于渔业
资源可持续发展，因此现在有不少
省份禁止用鸬鹚捕鱼，但野生鸬鹚
仍属国家保护动物。这些飞来莼湖
海面的鸬鹚是野生的候鸟，因为象
山港一带水域滩涂广阔，能给它们
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所以成了它
们迁徙的“中转站”。

鸟类是生态链的重要组成部
分，世界因为有了鸟类才更加丰富
多彩，我们的家园因为有鸟类才生
态平衡。每年4月是野生动植物保
护宣传月，4月 10日至 16日是浙江
省爱鸟周。让我们重视生态，保护
好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爱护鸟儿，
让更多鸟儿自由地飞翔歌唱。

又见群鸟齐飞

杨洁波

近日，由区文联主办的文学
季刊《雪窦山》推出了100期纪念
刊，并在梅园举行了《雪窦山》百
期庆典。3月的三味沙龙，文友
们同游“雪窦”名胜，共赏奉化作
者的文采芳华。

《雪窦山》主编俞赞江介绍了
纪念刊的部分内容。特设的纪念
专栏收录了四位历任编辑和一位
老作者的文章。他们回忆与《雪
窦山》相携相伴的时光，深情表达
了对文学的坚守。本期特稿是来
自邬军波的《援藏笔记》。邬军波
供职于奉化供电公司，曾于 2018
年至 2020 年参加电力援藏工
作。他带我们走进西藏，领略气
势磅礴的藏地山河，经历惊心动
魄的风雪之旅，拜访淳朴好客的
藏族人民。俞赞江的《秀妈的小

村》讲述了王家塘妇女秀花的故
事。火灾带走了木匠父亲精心为女
儿打造的一整套木家具，村庄搬迁
又切断了村民与土地的联系。晚年
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秀花只能在梦
中怀念往昔。或许在老一辈眼中，
世界只是他们根生土长的一个村
庄，一片山野，但在年轻一辈看来，
道路就在脚下，召唤人们的是远
方。俞悦的《生活在异处》，记录了
她在加拿大乘坐观光列车从东部向
西部的穿越之旅。旅途中，她记下
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世界
无限广大，身在何方，就是故乡。

原杰介绍了他在纪念刊上发表
的散文《亲爱的茶》。原杰爱逛茶
山、闻茶香，聆听采茶女的歌声，有
生嚼嫩茶叶的雅好，还亲手炒制过
新茶。作为诗人，故乡的茶给了他
源源不绝的诗歌灵感。高鹏程分享
了他和浙江作家团受邀游览安徽时

写下的《安徽的表情》，一边是代表
着高端科技的科大国盾量子和科大
讯飞，一边是汤显祖“一生痴绝处”
的徽州，一边是现代造梦者的乌托
邦小镇永泉，一边是新石器时代遗
址凌家滩……安徽之旅仿佛经历了
短暂人生与广袤时空的一次融合。

本期《雪窦山》的三篇小说各有
特色。虞燕的《黑海》讲述了海岛少
年许志坎坷的半生。命运迫使他过
早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而立之年又
因为父亲的死，让身为海员的他无
法面对海洋。经历了离职和离婚，
销声匿迹数年的许志在远方找到了
安身立命之所。陆幼君的《关于悖
论》由两个中年男人的相识相交开
始，引出了安乐死、丁克婚姻的命
题，触及现代人生存境遇中的“悖
论”。蒋静波的系列微小说《亲人》，
用冷静犀利的文字描绘了生活中种
种看似荒诞不经，实则饱含深意的

人与事。继充满童真和温情的《童
年花谱》之后，蒋静波的小说又将探
索更深更广的领域。

《雪窦山》纪念刊作者济济一
堂，既有笔耕不辍的老朋友汪知羞、
盛常国，也有第一次上刊的新面孔
徐旭光。沈潇潇十年前为《雪窦山》
60期纪念刊写了文章，十年后又在
100期纪念刊上回忆了与王月曦、
胡元福两位文坛园丁共事的时光。
我们相信，只要有写作者在，有爱好
文学的奉化人在，《雪窦山》必将迎
来第140期、180期……正如百期纪
念刊上所写：“这是一条金色的河
流，在奉化文学的大地上迤逦流淌；
这是一只矫健的俊鸟，在奉化文学
的星空里自由翱翔；这是一座葳蕤
的花园，盛开着富有生命活力的文
学之花；这是一片奉化人的‘文学根
据地’，承载着奉化人美丽的文学梦
想。”

“雪窦”揽胜，共赏芳华

谁在说乡下的桃花开了
（外一首）

原杰

是东风说的
她喜欢半夜三更钻门缝进来
是细雨说的
她敲打窗户的声音清脆急切
是春水说的
她在野外已躺成迷人的浑圆

是垂柳说的
她时不时在水塘边探头摇曳
是粉蝶说的
她的翅膀焦急地向阳光倾斜
是游丝说的
她忽然贴近一张红扑扑的脸

是孩子说的
一大群风筝在蓝天拼命追赶
是爱人说的
大街上的人群开始争奇斗艳
是我在梦中说的
乡下的桃花正在乡下红烂漫

满园桃花只有一朵开得像女人

在桃园怀里做春天最初的梦
爱持续发热
目光湿润 汗脸红亮
粉蝶亲吻便从此刻开始

伫立在傍晚的村口盘辫子
簪上兰 幽香穿透黄昏
蹲在清晨的水塘边梳洗
看飞花 人面桃花相映红

满园桃花只有一朵开得像女人
我说的是长辫子剡溪女
伫立、斜倚或者追逐
她总是从阳光最明媚的地方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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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恋 韩晓霞 摄

桃花开了桃花开了 余雅斐余雅斐 摄摄


